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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
天
上
午
，
好
友
葉
芳
發
來
短
信
：
陳
文
育
去
世
了
。
你
保

重
！

陳
文
育
是
我
們
的
大
學
同
學
，
溫
州
人
。
他
比
我
大
一
歲
，
在

杭
大
中
文
系
七
七
級
同
學
中
，
我
倆
被
並
稱
﹁二
育
﹂
︱
︱
一
對
桀

驁
不
馴
的
怪
物
。

晚
上
，
我
十
天
前
開
始
畫
的
一
幅
畫
，
大
局
已
定
，
非
常
出
彩

。
我
要
喝
兩
口
，
犒
勞
犒
勞
自
己
。

來
到
酒
吧
，
我
一
坐
下
，
一
吧
女
就
醉
醺
醺
過
來
打
招
呼
。
我

跟
她
講
，
你
今
晚
不
要
煩
我
，
我
要
想
點
事
情
。

我
在
想
陳
文
育
的
事
。
當
年
，
他
可
算
得
上
是
我
們
同
學
中
最

有
才
華
的
人
物
之
一
，
也
是
和
我
關
係
最
密
切
的
同

學
之
一
。
畢
業
後
，
他
回
到
溫
州
，
他
的
人
生
道
路

就
開
始
了
另
一
種
走
向
。
他
越
來
越
遠
離
文
學
和
人

文
思
想
，
越
來
越
陷
於
當
年
盛
行
的
迷
信
的
包
圍
。

他
的
病
，
原
為
腦
血
管
某
處
有
個
什
麼
東
西
壓
迫
神

經
，
造
成
他
面
部
時
常
抽
搐
。
但
在
一
年
多
的
時
間

裡
，
他
沒
有
去
醫
院
看
病
，
而
是
由
他
那
時
的
妻
子

請
來
一
位
﹁大
師
﹂
，
先
對
他
說
病
，
再
賣
給
他
一

塊

﹁神
石
﹂
，
每
天
佩
在
胸

前
。

這
位
﹁大
師
﹂
我
見
過
，

東
北
女
人
。
那
是
上
世
紀
九
十

年
代
後
期
，
文
育
在
杭
州
安
家

，
把
房
子
特
意
買
在
我
那
時
居

住
的
城
西
南
都
花
園
。
他
們
夫

婦
把
那
女
人
請
到
家
裡
住
了
一

些
日
子
，
臨
了
還
給
了
她
好
幾

萬
酬
金
。
錢
倒
還
是
小
事
情
，
大
問
題
是
他
的
病
耽

擱
了
治
療
。

文
育
後
來
去
北
京
出
差
，
腦
血
管
破
裂
，
幾
乎

丟
了
命
。
那
以
後
，
他
就
落
下
了
半
身
癱
瘓
。
再
後

來
，
老
婆
和
他
離
了
婚
，
他
只
能
僱
個
保
姆
照
顧
自

己
。
天
長
日
久
他
和
保
姆
有
了
感
情
，
索
性
又
娶
了

那
女
子
。

大
約
三
年
前
，
文
育
獨
自
來
杭
州
治
病
，
住
在

西
溪
路
上
的
一
家
診
所
。
他
來
電
話
說
想
見
我
，
並

叮
囑
我
帶
點
茶
葉
給
他
。
我
去
了
，
是
個
夜
晚
，
和
他
聊
了
三
個
鐘

頭
，
聽
他
跟
我
講
他
想
寫
小
說
的
許
多
想
法
，
並
向
他
提
供
了
一
些

意
見
。
不
久
，
在
一
個
下
午
，
我
又
去
看
過
他
，
帶
去
一
些
水
果
，

但
沒
有
坐
多
久
。
那
是
我
最
後
一
次
和
他
相
見
。

一
個
智
商
很
高
，
畢
業
於
大
學
中
文
系
，
精
通
德
國
古
典
哲
學

（
尤
其
是
黑
格
爾
）
，
多
才
多
藝
的
現
代
知
識
分
子
，
竟
然
被
那
麼

老
套
的
中
國
式
迷
信
所
誤
，
家
破
人
亡
。

想
起
文
育
的
事
，
我
不
僅
傷
感
，
更
是
憤
怒
！

可
事
到
如
今
，
我
也
只
能
祈
願
我
這
位
老
同
學
的
在
天
之
靈
安

詳
、
和
順
。
我
將
記
住
你
青
春
時
代
那
極
具
感
染
力
的
朗
朗
笑
聲
。

福耀集團的曹德
旺被網友稱為 「中國
首善」，去年他股捐
三十五億元，成立河
仁慈善基金會。

有人問曹德旺，
一個人該如何才能走

向 「慈善」？曹德旺說了一個故事，一九八三
年，他處在創業階段，口袋裡沒有多少錢。但
一天，他十分敬重的一位老師找到他，希望他
能給學校捐點錢，購置一些課桌椅。曹德旺一
口應承下來，向朋友借了二千元捐給了學校。

曹德旺說，這是他第一次做慈善，是情義

上的 「不得不做」，也是老師對孩子的關愛讓
他 「感同身受」，讓他 「沒法不做」。他說，
慈善這件事，最初是人的一種本性，但真正投
身慈善，靠本性是不夠的，還需要 「學習」，
從受益人身上學習，從別人身上學習，從做慈
善這件事本身上學習， 「學習」可以讓自己擁
有堅定的慈善之心。

香港影星成龍曾說過他最初的 「慈善之路
」。成龍在香港剛紅的時候，有人請他參加公
益慈善活動，成龍當時拍片多，應酬多，根本
無暇顧及慈善這件事。成龍總是說，他沒有時
間去。於是助手便游說他： 「你不需要做什麼
，一切都安排好了，你出席一下，這樣對你和

你的電影都有好處。」
成龍於是答應了，抽出時間去看望殘障兒

童，助理們把禮物分發給孩子，然後說： 「成
龍非常難得，但他今天還是抽出時間看望你們
，還帶來了禮物。」事實上，成龍並不是自願
來看望殘障兒童，也不知道這些禮物是什麼。
於是，成龍就感到了不安，覺得自己騙了這些
可憐的孩子。後來成龍就不允許再這樣做，成
龍對於 「慈善」的理解，就是從這樣的小事中
，一步步地被教育着，一步步從 「被動的慈善
」中學習，最終成為自覺的 「慈善」，成為一
位公益慈善大使。

慈善需要學習，學習可以開啟慈善。

回想起來，第一次聽
說匯智出版公司是九年前
的往事了。一天，同事陳
德錦突然來敲我辦公室的
門，問我有沒有興趣將近
來的散文結集出版。

「當然有啦！」我不
假思索地道。寫作人誰不想出書呀，何況那時人在
江湖，年年都有出版與學術研究的考核壓力。散文
著作雖不算學術成績，好歹也可妝點一下那份要命
的年度考核報表啦。

「那好，有間出版社可以幫你。」德錦面無表
情地道。

那時我與德錦同事已達十二年，並曾合作教過
同一門課，但我倆都是性格內向、不善言辭不善交
往的人，雖然我對他的人品文章一向景慕，我們的
辦公室又是緊鄰，但關係真可以算是 「雞犬之聲相
聞老死不相來往」那種。印象中，那是他第一次到
我辦公室敲門。第一次敲門就送來一隻大餡餅，世
上竟有這等好事？所以我半天才反應過來，驚問：
「那是間什麼出版社？」

「匯智出版公司。」德錦依然不動聲色道， 「
負責人羅國洪是我浸會同學，他好鍾意文學的，搞
了好多年文學出版，現在正想搞個香港作家散文系
列，你如果有意，可以參加。」

這就是我在匯智出版的第一本書，散文集《小

屋大夢》，於當年─二○○五年出版。
從此我與匯智出版，確切地說，是與羅國洪先

生結下了不解之緣。正如當年文學發燒友提起青文
書屋就會想到羅志華，如今，人們提起匯智出版就
會想到羅國洪。在香港，一間出版社往往只是一個
人的頑強堅持，尤其是文學類的出版社，那是商業
大潮中的一葉孤舟，要在茫茫商海的驚濤駭浪中衝
浪、搏擊、求生，真要有少年派那樣頑強的意志和
大無畏精神才行。不，比少年派更加的英勇卓絕，
因為少年派是被置於死地而後生，而文學出版社的
出版者是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其中的艱
難險阻，豈一次 「奇幻漫遊」了得。

因文字所限，這裡我只想簡單談談我在匯智出
版四本書的經過，希望藉此表達我對匯智出版公司
、亦即羅國洪先生的敬意於萬一。

如果說，上述《小屋大夢》的出版，還應感激
香港藝展局資助的話，我在匯智出版的第二本書《
怎樣寫小說》得以出版，就完全是羅國洪一力鼓動
、策劃和實施的結果。我雖寫作小說多年，對小說
鑒賞和寫作有些心得，在大學教書時卻從未有機會
教小說，自然更沒想過要出版小說寫作方面的書。
二○○六年初，正當我為《小屋大夢》的銷售情況
忐忑不安時，一天，羅國洪突然發來電郵，問我有
沒有興趣寫一本有關小說寫作的書。看到那封信時
，我心中的第一反應是驚喜：天吶！簡直問到我心
窩裡去了！事實上，這本書早就在我的心裡，但我

從未想到能夠將它變成一本真正的書。不過激動過
後，緊接着我就想到，藝展局剛資助我出版了《小
屋大夢》，要他們再資助我出版一本新書幾無可能
。誰知羅國洪接着便道：這回我們不找藝展局資助
了，自己投資來出。

「啊！虧了怎麼辦？」我問。
「虧就虧，」羅國洪道， 「我相信這本書對愛

好文學的青年有用。你寫作時只要盡力把握好這個
讀者定位就行了。」

如果說，《怎樣寫小說》這本書還有一點商業
運作的成分、幸運險勝的話，那麼我在匯智出版的
第三本書《家事》和第四本書《貓部落》，對羅國
洪來說，就完全是一種文學敢死隊行為了。這種純
文學的長篇小說，別說在香港了，即便是在文學讀
者群較眾的內地，銷路也肯定是慘淡的，但羅國洪
一聽我提出要求，便立即與我簽定了顯然有利於我
、不利於他的出版合約。並一如繼往，為出版和發
行這兩本虧本書稿全力投入。我相信我一定是他最
麻煩的作者了，就不提在書籍公關方面的不合作態
度了，因那時我已辭職移居內地，給我們之間的溝
通帶來很大不便，兩本書的編排與校改，都只能通
過電郵來進行，但羅國洪不厭其煩，一次次徵求我
對封面設計和編排的意見，一定要讓我滿意為止。
尤其令我感佩的是他在校改中那種精益求精的態度
，簡直達到吹毛求疵的地步，到後來我自己都不耐
煩地說 「行了行了，」他仍一次次來郵提出問題和
意見，對書稿的那種認真的勁頭，往往令我想起我
一位小學老師，她對班上孩子的關愛呵護，勝過了
孩子的親爹親媽。

我是幸運的，因為我在追求自己理想的路途上
從不孤獨，不斷地有像陳德錦、羅國洪這樣的好夥
伴扶持着我，支持着我，讓我搭上他們的小船，乘
風破浪，一路前行。

我
在
內
地
大
學
當
教
授
，
看
起
來
西
裝
革
履
，
文
質
彬
彬
，
但
沒
幾
個
人

知
道
，
早
年
我
曾
經
餵
過
豬
。
那
是
一
九
七
二
年
，
我
是
個
只
有
一
年
軍
齡
的

新
兵
，
被
調
進
炊
事
班
燒
火
兼
養
豬
。
我
很
高
興
，
因
為
當
時
部
隊
有
個
不
成

文
規
矩
，
凡
是
表
現
好
的
、
有
發
展
前
途
的
兵
，
都
要
到
炊
事
班
、
農
場
等
艱

苦
地
方
鍛
煉
，
而
且
，
剛
剛
學
過
被
中
央
軍
委
授
予
模
範
飼
養
員
稱
號
的
葉
洪

海
的
事
跡
，
他
就
是
養
豬
出
的
名
，
受
到
毛
澤
東
主
席
十
一
次
接
見
，
榮
立
一

等
功
，
周
恩
來
還
點
名
派
他
到
阿
爾
巴
尼
亞
等
國
傳
授
飼
料
製
作
技
術
。

我
餵
豬
雖
沒
經
驗
，
但
盡
心
負
責
，
不
怕
辛
苦
，
豬
長
得
膘
肥
體
壯
，
連

長
還
表
揚
過
我
幾
次
。
但
沒
想
到
，
這
時
候
麻
煩
來
了
。
有
一
頭
母
豬
哼
哼
了

兩
天
，
不
怎
麼
吃
食
，
急
躁
不
安
，
耳
朵
直
立
，
咬
圈
欄
杆
，
我
還
以
為
牠
有

病
了
，
就
到
附
近
的
獸
醫
站
去
問
，
人
家
說
，
沒
病
，
發
情
了
。
回
來
後
，
我

還
沒
來
得
及
帶
牠
去
配
種
，
牠
就
撞
斷
了
豬
欄
裡
拳
頭
粗
的
木
欄
杆
，
自
己
跑

出
去
。
連
裡
派
人
找
了
幾
天
，
也
沒
下
落
，
正
準
備
給
團
後
勤
處
寫
報
告
，
那

頭
母
豬
自
己
回
來
了
。
幾
個
月
後
，
母
豬
生
了
一
窩
十
二
隻
小
豬
仔
，
奇
怪
的

是
，
嘴
是
尖
的
，
背
部
布
滿
花
紋
，
老
班
長
說
，
這
像
野
豬
，
恐
怕
是
與
野
豬

交
配
的
種
。
這
群
雜
交
豬
仔
，
能
吃
能
鬧
，
特
別
皮
實
，
奔
跑
跳
躍
能
力
特
強

。
我
們
雖
然
加
高
了
欄
杆
，
但
牠
們
還
是
能
輕
鬆
跳
出
，
好
在

並
不
跑
遠
，
自
己
會
回
來
。
有
經
驗
的
老
鄉
告
訴
我
，
這
種
雜

交
豬
養
不
長
，
再
大
一
點
就
會
跑
到
山
裡
不
會
來
了
。
我
們
趕

忙
把
這
群
豬
送
的
送
，
殺
的
殺
，
處
理
得
一
隻
也
不
剩
。
我
還

記
得
，
雜
交
豬
肉
味
有
點
酸
，
草
腥
味
很
重
，
就
這
也
一
點
沒

剩
下
。

與
我
們
一
山
之
隔
，
有
個
女
兵
中

隊
，
一
百
多
號
女
兵
，
只
有
中
隊
長
、

司
務
長
是
男
的
。
她
們
大
都
來
自
北
京

、
武
漢
，
幾
乎
全
是
幹
部
子
女
，
那
年

頭
，
老
百
姓
孩
子
很
少
有
能
當
上
女
兵

的
。
養
豬
這
活
自
然
也
是
女
兵
來
幹
，

平
時
餵
養
倒
不
難
，
只
要
上
心
就
成
，

但
有
兩
件
事
比
較
麻
煩
，
一
是
配
種
。

配
種
時
，
怕
那
些
十
七
八
歲
的
女
兵
臉

皮
薄
，
每
次
都
是
司
務
長
拿

小
棍
趕

發
情
的
母
豬
到
外
邊

去
配
種
，
後
來
，
女
兵
們
也
習
慣
了
，
大
大
方
方
地
帶
母
豬
去

配
種
。
二
是
殺
豬
。
過
去
，
都
是
請
兄
弟
連
隊
戰
士
來
幫
忙
殺

豬
，
挺
麻
煩
的
。
後
來
，
一
個
姓
楊
的
炊
事
班
長
，
性
格
倔
強

，
身
高
力
壯
，
就
看
了
幾
回
，
居
然
學
會
了
殺
豬
，
以
後
，
不

僅
她
們
自
己
的
豬
由
她
主
刀
，
男
兵
連
和
老
鄉
也
有
請
她
出
手

幫
忙
的
。
她
因
此
被
評
為
學
毛
著
積
極
分
子
，
樹
為
軍
區
標
兵

，
還
到
處
去
做
報
告
，
出
席
軍
區
黨
代
會
，
被
提
為
司
務
長
，
多
年
後
，
在
省

軍
區
後
勤
部
副
部
長
位
置
上
退
休
。

那
時
，
各
個
連
隊
都
養
豬
，
一
方
面
是
為
了
吃
肉
，
另
一
方
面
，
豬
養
得

好
壞
，
也
是
評
先
進
連
隊
的
重
要
指
標
。
一
般
來
說
，
豬
養
個
年
把
，
長
成
一

百
五
六
十
斤
，
宰
殺
最
划
算
；
再
養
，
雖
然
也
能
繼
續
長
，
但
費
的
飼
料
多
，

長
肉
也
慢
；
養
過
三
年
，
那
肉
就
很
難
吃
了
，
嚼
不
動
，
煮
不
爛
。
團
部
警
通

連
養
了
頭
約
克
夏
公
豬
，
身
高
體
壯
，
白
白
胖
胖
，
很
喜
歡
人
，
連
續
為
連
隊

評
先
進
連
隊
掙
分
，
被
戲
稱
﹁功
勳
豬
﹂
。
連
裡
不
捨
得
殺
，
三
年
功
夫
長
到

五
百
多
斤
，
在
團
裡
都
掛
了
號
，
後
勤
處
長
指
示
，
這
頭
豬
不
能
隨
便
動
，
要

殺
得
我
批
准
。
就
這
樣
，
這
頭
豬
最
後
足
足
長
到
一
千
餘
斤
，
首
長
下
來
視
察

，
兄
弟
部
隊
來
訪
，
都
要
帶
來
參
觀
。
軍
區
《
戰
鬥
報
》
還
拍
了
照
片
，
發
在

報
紙
上
。
這
下
子
名
聲
在
外
了
，
附
近
的
連
隊
和
老
鄉
都
來
配
豬
。
那
時
不
興

收
錢
，
兄
弟
連
隊
的
帶
上
幾
十
斤
飼
料
，
說
是
給
豬
補
補
營
養
，
老
鄉
帶
的
東

西
咱
又
不
能
收
，
還
得
管
他
一
頓
飯
。
幾
年
下
來
，
估
計
方
圓
幾
十
里
的
豬
都

是
牠
的
後
代
，
可
謂
子
孫
滿
堂
了
。
後
來
，
這
頭
豬
無
疾
而
終
，
光
豬
油
就
煉

了
滿
滿
一
缸
，
讓
全
連
吃
了
一
年
。

悼亡友 李杭育

稱
謂
的
改
變

郭
慶
晨

我與匯智 王 璞

學
習
﹁慈
善
﹂

流

沙

配豬 陳魯民

燈燈
下下集集

人人
與與事事

自自
由由談談

人人生生
在線在線

天天跟火打交道，
燒磚燒到走火入魔的張
彥，眼睛也燒壞了，視
力退化得厲害。他仍然
不願放棄，去拜訪各地
的燒磚師傅，河南、安
徽、山東、河北、山西

，拿酒，包車去山林深處拜訪，所有人都說
沒燒過小磚小瓦，肯定都會化的。 「我就不信
，開始了就不能停下來。」憋股勁兒的張彥
去國家圖書館、首都圖書館找古代燒陶的書籍
，仍是毫無所獲， 「後來真的燒出來一塊，總
算看到希望。」

在一批又一批燒壞了的坯子中，張彥終於
找到了一塊完整的小瓦，很久沒有睡過好覺的
他，手裡捏它沉沉睡去。 「吃飯也不吃，叫
也叫不醒，睡也睡不死，妻子時不時過來摸摸
有沒有氣兒，等醒來，發現瓦不見了，又開始
急，妻子說擱窗台上呢，我再看，才起來好
好吃飯，琢磨怎麼燒出來，知道有希望，總會
燒出來。」

失敗、總結，再失敗、再總結，如此反覆
，張彥終於燒出來真正的小瓦， 「感覺的是一
種喜悅」。過完水晾在陽光下曬乾之後，他把
小瓦往上拋出揚起來，聽嘩啦啦跟瓜子兒一樣
的清脆聲音，興奮之餘，也感嘆成功來得太晚
了， 「那是二○○二年，折騰了這麼多年，可
惜老爺子沒能看到。」

後來，張彥又研究營造技術， 「用大磚塊
砌起建築來，比較容易，小磚會變形，後來明

白了工藝的要點，需要水的氧化還原。」這才填補了微型古建
築的空白。

傳承
創新技藝的張彥，打破了傳內不傳外的規矩，帶徒傳藝。

他選徒弟的標準，第一要喜歡磚雕藝術，第二要能坐得住，耐
得了寂寞。

「我們這裡條件不是很好，活兒也很髒，不過喜歡了就不
枯燥。徒弟們來自全國各地，有學了兩個月就半途走了的，雕
得四不像；也有帶了七八年的，很認真忘我。喜歡做和被動去
做是不一樣的。」

張彥說，過去的 「口傳心授」，好像很保守，其實不是，
「傳承本身就是文化，很多非物質文化遺產並不知道什麼是傳

承。不稱職的師父會把孩子耽誤，因為為人的品德直接影響
徒弟，一個眼神、一個動作、一起生活，都是傳承。我跟徒弟
們溝通，一比劃，孩子們都明白了，磨合得相當默契。他下手
教別人，也這麼教，這過程最是巧妙。」

在大機器批量化生產的時代，張彥始終堅持手工作業的
生產性保護。 「所謂生產性保護，是指做出來的東西可以應用
到實際生活中，但並不是粗製濫造，製作的過程，要遵從傳統
的技法，這才是良性的發展，才能做出來精品。產權保護是一
方面，另一方面，也要保護品質。」

雖然身處遠離京城的郊區，還是有人絡繹而來，求購 「正
根兒」的北京磚雕。 「有人已經等了兩年，但我們不會因為急
需要就粗製濫造。」張彥介紹，他們也有結合機器的技法創
新，譬如用機器來操作簡單的雕刻工作，但是出型還是純手工
製作， 「傳統的東西要傳承，關鍵的是不變味兒。」

張彥說，效率提高的前提，是保持京派的風格和手法不變
。他把北京磚雕定位為藝術商品，不光保留了文化，品質也保
留了， 「我們不會便宜點去做，也不追逐利潤，價格能維持基
本的運作就可以了。」現在的張彥，總覺得時間不夠，他想趁
眼睛還好，多帶一些徒弟，把磚雕的文化產業做好。 「不光
是商品，要把文化做出來。很可能有一天我把磚雕搬上舞台，
做舞蹈，這是很大的創意。通過舞台舞蹈的藝術語言，來詮釋
磚雕的文化。」 （下）

雕
刻
人
生

瀟

然

曾寫過一篇《
「官陞脾氣長」之

類》的小文，說到
有些人陞官之後長
的不光是脾氣，還
有別的什麼，其中
包括輩分。現在想

來，很有必要專門說一說官陞輩分長的事
情。有些人，在尚不得志時，眼睛總是朝
上看，見人都要矮一輩。可一旦位高了、
權重了，眼睛就開始往下看，輩分也跟着
長起來。在這方面，曾經當過竊國大盜的
袁世凱就是較為典型的代表。

袁世凱年輕時，曾與張謇同在吳長慶
幕下為官。張謇是清末的狀元，很有些名
氣。袁世凱初見張謇時，曾以弟子禮相謁
，來往通信皆以 「夫子大人」相稱；自從
擔任山東巡撫後，再寫信，稱呼就改了，
不再是 「夫子大人」之類，而是 「季直先
生閣下」；待到陞任直隸總督，又由 「季
直先生閣下」改稱為 「季直我兄」。從 「
大人」到 「先生」再到 「我兄」，儘管是
羞羞答答、扭扭捏捏，但還是把輩分長了
上去。按說，輩分是固定不變的，孫輩就
是孫輩，爺輩就是爺輩，既不會長也不會
矬。可袁世凱為什麼會長了輩分呢？無他
，只是因為陞官了。張謇是個有學問又有
幾分詼諧的學者，他在給袁世凱的信中不

無諷刺地寫道： 「夫子尊稱不敢，先生之謂不必，我兄之
稱不像。」揭穿了袁世凱早先對自己在稱呼上的虛偽。

那個曾經寫過《憫農》詩的唐代李紳，官運不濟時，
曾在一個叫李元將的人家裡寄居，並稱其為叔。後來，李
紳當了大官，不滿意李元將仍管他叫侄兒，李元將知趣，
便以兄相稱，李紳仍不高興，李元將再改為以侄自稱，反
過來管李紳叫起叔叔來，可李紳還是不悅。無奈之下，李
元將不得不以孫輩自稱，管李紳叫爺爺，李紳方才勉強相
容。寄人籬下時是侄子，一步升天後就變成了爺爺。輩兒
之得夠快的了。

在改變稱謂上，還有一個情節讓我難忘，那就是《紅
樓夢》裡元妃省親中元妃與父母相見那一段。元妃省親的
禮儀結束後進入內宅與父母相見。賈政和王夫人兩人要先
給元妃行禮，要直挺挺地跪下，然後一口一個 「貴妃」地
叫着，說貴妃怎麼好，怎麼洪福齊天，不要以我們的身體
為念，要專心伺候好皇帝。本來是該叫女兒元春的，如今
卻要叫 「元妃娘娘」；本來是女兒應該跪父母的，如今卻
要父母跪女兒。這種變化，雖然不是個人的初衷，但卻體
現了皇權和封建等級制度的威嚴。父母見了女兒要下跪，
要稱 「貴妃娘娘」，還不是因為女兒嫁給了皇上！成了貴
妃，也就不再是女兒──沾了皇上的光，長輩了。這，也
算是官陞輩分長的延伸吧。

稱謂的改變，源於地位的改變，而地位的變化皆由官
位來決定。這從一個側面反映出 「官本位」的厲害。魯迅
的 「人一闊，臉就變」，說的就是官本位給人帶來的這種
變化──當官了，陞官了，貴顯了，人的臉色立馬就變了
。當然了，臉色的變化只是心態變化的反映。他心裡在想
：我當官了、陞官了，終於可以高高在上，做人上之人了
。如此一來，如何不給自己長輩分，讓別人降輩分！

細細想來，官陞輩分長，實在是一種悲哀，人格的悲
哀！

此
岸

陳
志
宏

我
所
生
活
的
內
地
城
市
，
曾
被
某
著
名
文
化

學
者
如
此
定
性
︱
︱
是
我
所
到
過
的
省
會
中
，
算

是
不
太
好
玩
的
地
方
。

一
句
話
讓
這
座
城
市
鬱
悶
了
很
多
年
，
斯
人

斯
地
為
此
耿
耿
於
懷
，
憂
憤
難
當
。

二○

一
三
年
一
月
十
一
日
，
這
個
被
冠
以
小

光
棍
節
的
日
子
，
﹁奶
茶
﹂
劉
若
英
在
自
己
的
微

博
裡
晒
出
了
一
組
﹁微
服
私
訪
﹂
照
。
她
素
面
朝

天
，
開
心
連
連
，
文
字
裡
透
着
甜
馨
氣
息
︱
︱
﹁在
南
昌
，
一
早
一
個
人
跑

出
去
溜
達
。
走
累
了
，
跳
上
公
交
車
。
車
上
好
乾
淨
，
街
上
的
小
吃
也
好
吃

。
耳
機
裡
是
巴
黎
限
量
版
的
音
樂
，
我
喜
歡
這
樣
的
生
活
…
…
﹂

明
星
劉
若
英
，
喜
歡
南
昌
的
生
活
！

而
我
在
此
傾
情
生
活
十
六
載
，
亦
未
見
喜
。
正
可
謂
，
此
岸
人
無
心
，

彼
岸
人
有
情
呢
。

我
的
不
喜
，
只
因
我
身
在
此
岸
（
熱
鬧
省
會
）
，
而
心
在
彼
岸
（
泥
土

故
鄉
）
；
而
劉
若
英
的
喜
，
是
她
身
在
鎂
光
燈
頻
閃
的
娛
樂
圈
（
此
岸
）
，

卻
心
繫
無
羈
隨
意
的
自
由
生
活
（
彼
岸
）
。

人
的
心
思
，
微
妙
得
很
，
總
覺
得
自
己
身
處
的
此
岸
不
如
別
人
生
活
的

彼
岸
。
此
非
而
彼
是
，
薄
彼
而
厚
此
。
俗
話
說
的
﹁端
在
碗
裡
，
看
着
鍋
裡

﹂
，
﹁近
處
無
風
景
﹂
以
及
﹁這
山
望
得
那
山
高
﹂
等
與
此
理
相
通
。

前
述
那
位
文
化
學
者
，
他
一
直
生
活
在
上
海
，
屐
痕
處
處
，
閱
盡
海
內

外
城
鄉
風
情
。
之
所
以
非
議
南
昌
，
只
因
他
不
以
此
為
彼
岸
，
他
的
彼
岸
在

文
化
，
抑
或
說
是
文
化
散
文
。
南
昌
雖
是
歷
史
文
化
名
城
，
但
現
實
很
不
文

化
，
這
點
恐
怕
沒
什
麼
爭
議
。

人
在
此
岸
，
心
戀
彼
岸
，
莫
不
如
是
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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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之閃回三號（攝影） 丁 建


